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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 论(一)

绪
论
︵
一
︶

    从今天起，我们开始讲南宋词。为什么要从南宋词讲

起呢?说来话长。1987年我曾经在北京国家教委的礼堂

举行过一次唐宋词的系列讲座，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只讲了

十次，讲到北宋就结束了。后来，有朋友邀我到东北，又讲

了南宋的七讲。当时，他们都做了录像，只是有关南宋词那

七讲的录像，他们没有给我。如果现在再去找的话，因为已

经隔了十四年之久，当年的老师大部分已经退休了，所以很

难找到。现在，澳门的沈秉和先生想推广普及诗词的教学，

希望能够把我十四年前讲课的录像带整理出来;天津电视

大学的徐先生也在协助我们做这项工作。前面关于北宋词

的十讲已经整理完毕，而后边南宋的七讲因为没有录像带，

只好重新讲起了。

    在讲北宋词时，我从晚唐、五代的温庭绮、韦庄一直讲

到北宋后期的周邦彦，现在马上讲南宋词，大家也许会觉得

有些突兀，所以在开始之前，我还要简单介绍一下词在南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之前的发展情况以及这一阶段的发展对后来南宋词的

影响。

    我个人以为，从唐、五代一直到北宋后期，在词的创作

这一方面，几种不同类型的词已经基本发展完成了。我归

纳自己多年来学习、讲授的体验，曾把词的发展分成三个不

同的阶段，在这三个阶段里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词，即:

歌辞之词、诗化之词和赋化之词。词在刚刚兴起的时候，本

来是可以配合音乐来歌唱的歌辞，因为最初流行于市井之
间，所以比较通俗。你不一定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只要会唱

这种流行的歌曲，你就可以把你要说的话唱出来。一般说

起来，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它的流行歌曲里边总

是少不了爱情、相思之类的歌曲。此外，征夫可以写征夫的

歌辞，商人可以写商人的歌辞，医生可以把药诀写人歌辞，

将士可以把兵法写人歌辞— 任何人都可以唱，都可以写。

因此，这种歌曲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可是，因为这些歌曲的

作者没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他们用的语言文字比较浅俗，士

大夫阶层的人往往看不起这些歌.曲，他们不愿意去整理，更

谈不上编印了。所以这些曲子尽管流行了很久，但没有广

泛流传。直到晚清时，才有人在敦煌石窟里发现了一些当

年的曲子词。

    中国最早的一本词集是后蜀的赵崇柞所编的《花间

集》。欧阳炯在《花间集》的序中说:“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

五百首”，在这里，他特别说明了那是“诗客”的“曲子词”，也

就是说，那些曲子不再是贩夫走卒的作品，而是诗人所写的

文雅的歌辞了。曲子编好了，为的是什么?“庶使西园英

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蝉娟，休唱莲舟之引。”可见，他编选

的目的，是为了增加那些诗人文士们游乐、饮宴之间的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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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使歌女们不再唱那些通俗的曲子了。因为是在宴会这

样的场合中所唱的歌曲，所以《花间集》大多是以写美女和

爱情为主的歌辞。

    在中国的各种文学体式中，词这种体式的发展过程尤

其微妙。时代与作者偶然结合，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美感

作用。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美感作用?它是在什么样的环

境中、什么样的作者笔下形成的呢?大家知道，《花间集》中

收集的是后蜀的作品，其中最有名的作者就是温庭箔和韦

庄。然后，与《花间集》同一时代而稍微晚一些的另一个小

国南唐的歌曲也非常发达。像南唐二主— 李摄、李煌父

子以及冯延巳都很善于写词。从历史背景来看，整个晚唐

五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你读五代史，看梁、唐、晋、汉、周，

仅仅几十年，一下子就换一个朝代。那时候，中国北方所谓

正统的，从唐朝灭亡以后一直传下来的是五代;另外，五代

时期，在南方和巴蜀地区，还有许多割据政权，前后建立了

九个国家，加上北方的北汉，被称为十国，所以那是一个四

分五裂，兵戈扰攘的时代。好，现在我们还要从晚唐五代回

到二十一世纪，看一看西方近年来流行的文学批评潮流。

西方最近这一个世纪，发展得最可观的是他们的文学批评

理论:从重视作者到重视作品，再到重视读者;从对作者生

平的考据到对文本(Text)本身的研究，再到接受美学(Aes-

thetic of Reception)和读者反应论(Reader's Response)一直

发展下来，形成了很多流派。近些年来，西方人最喜欢谈到

的一个文学批评理论是Contactual Criticism，我们中国把它

翻译为相关语境。本来，当西方新批评的倡导者重视文本

(Text)的时候，他们也曾提出过这个Contact这一个术语，

他们所讲的Contact是说一篇作品，一个文本中上下文的



语言形象之间彼此相关的关系。可是，现在新发展起来的
相关语境说所讲的(ontact并不是指这种关系，而是说一

篇文章产生时所有的背景的情境:你究竟是在什么场合、对

什么对象说的这些话?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样一句话，在

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对象之间，当然会有不同的作用。

    我们现在简单地介绍了西方的一些文学批评理论。如

果以相关语境的观点来看五代时后蜀及南唐的小词，你就

会发现，这个相关语境是一种双重的语境。什么叫“双重语

境”呢?就是与它相关的背景是两重的。哪两重?一个是

时代的大环境，一个是偏安的小环境。就地理形式而言，蜀

地常常是最容易防守的，都说剑门关“一夫当关，万夫莫

开”，所以蜀既可以偏安，又可以称霸，总之能够保持自己相

对的安定。那么南唐呢?因为当时五代的变乱多发生在北
方，没有涉及到江南，所以南唐还是比较富庶的。因此，在

五代的战乱流离之中，南唐与西蜀这两个地方保持了安定

的生活，而且物质上也相当的富足。不但如此，西蜀与南唐

的君主也多是喜爱歌舞宴乐的人。像南唐的中主李憬、后

主李煌，还有在李摄时做过宰相的冯延巳都是如此。南唐

二主所写的歌辞常常要付之歌唱，而冯延巳的《阳春集》，前

面有一篇序，是他亲戚的一个后代人陈世修所写的。序中

说，当年我的长辈冯延巳常常宴乐，而且常常喜欢写作小

词。再有，像前蜀的王建父子，后蜀的孟爬父子，也都是喜

欢听歌看舞、饮宴享乐的。这是小的环境，可是，小环境虽

然如此，大环境却无时不在干戈扰攘之中，而且北方势力的

逐渐强大使南方偏安的形势日益受到威胁。你如果细读南

唐二主跟冯延巳等人的作品就会发现隐含在作品之中的一

种忧惧之感，尽管他们没有明白地表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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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边提到李憬的一首《摊

破洗溪沙》，说其中的“菌苔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

二句“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其实，从表面上看，

中主这首词就是写征夫思妇的感情。“细雨梦回鸡塞远”，

他说闺中的思妇怀念远方的征人，而征人远在鸡塞。可是，
像“苗苔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二句，它隐然给人以

一种凋零、衰落、动荡不安的感觉。正如后来清代常州词派

的批评家谭献所说的:“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

何必不然。”作者甚至于自己都没有想到:我要表现我的国

家如何的危亡不安呀，他不见得这样想。危亡不安只是隐

藏在他心底的一种感觉，而这种隐含的感觉就使他的小词

产生了一种微妙的作用。也就是说，尽管他表面上写的是

美女爱情、征夫思妇、伤春怨别，可是他把心底的一种幽微

的患难的感觉无形中表现出来了，这样就可以使读者产生

一种言外的联想。所以从一开始，小词就有了双重的意蕴。

这种双重意蕴从何而来?我们可以说是从它产生的环境、

背景而来。去年我赴台湾参加了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议

题是“文学与世变的关系”。、在那个研讨会上，我所讲的题

目是谈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及词学家对此种美感特质之

反思与世变的关系。由以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小词的美

感特质的形成，的确与当时大的时代背景结合着非常密切

的关系，这种美感特质即表现为好词多给人一种言外的感

受和联想。这是中国的小词最妙的一点，妙就妙在它不像

诗，不是从Cousious里边告诉你。因伪他没有直接说出来，

所以特别耐人寻味。

    然而词并没有停止在这种歌辞之词的阶段，后来，小词

就继续向前发展了。我们说，任何文学体式之所以会向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个方面发展，它一定有必然的原因。词的发展也不例外。

歌辞之词一路发展下来，它的性质没有改变，形式上却有了

变化，表现为从小令而发展出长调。其实，早在敦煌曲子词

里就有长调的歌辞了，只是早期的作者如温庭箔、韦庄、冯

延巳、南唐二主等人，他们都不写长调，只写小令，一直到北

宋初年的晏殊、欧阳修都是如此。为什么这些人不肯写长

调呢?因为长调的音乐性比较复杂，那些文人、士大夫若没

有相当高的音乐修养，便不能完全掌握长调中音乐的性质。

而小令篇幅短小，音乐没有那么复杂，而且很多小令的句

法、平仄都与诗很接近，那些文人诗客们如果写词，写小令

自然要比长调容易些，所以最早在诗人中间发展起来的是

小令。像刘禹锡、白居易等人，他们不是都可以顺手写几首

小词吗?后来，出现了一个懂得音乐的作者柳永。柳永不

仅是一个诗人、文士，他还是一个音乐家。因为懂得音乐，

他可以填写很长的调子。他所写的仍然是歌辞之词，但形

式改变了。

    你要知道，天下任何文学，形式一定会影响内容的。怎

么样影响?以温庭摘为例，比如他在一首《菩萨蛮》中说:

“懒起画蛾眉”，仅仅这一句就可以给读者很丰富的联想。

中国有一个传统，从屈原的《离骚》开始，他说:“众女嫉余之

蛾眉”，代表的是一个才德美好的贤士受到小人的嫉妒与谗

害。李商隐在他的一首《无题》诗中说:“八岁偷照镜，长眉

已能画”，他说有一个女孩子，八岁就可以画出很美丽的长

眉。这里的画眉也是有喻托的:“长眉”代表才德的美好，

“画眉”就是对于才德美好的追求、那么“懒起画蛾眉”呢?

唐朝诗人杜荀鹤有一首《春宫怨》，他说:“早被蝉娟误，欲妆

临镜墉”，我早被自己美好的容颜所误，要化妆时，面对着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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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我就“墉”— 懒了。为什么懒?后边他接着说:“承恩

不在貌，教妾若为容?”因为得到皇帝的恩宠不是因为她容

貌的美丽。真的这样吗?你看白居易写《长恨歌》，陈鸿写

《长恨歌传》，说杨贵妃之所以能得到玄宗的宠爱，不只是因

为她容貌美丽，而且因为她能够“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

者”，她在皇帝没有表现他的意思之前就知道如何迎合皇

帝，如何按皇帝的意图去做。还不只是男女之间，就是君主

与臣子之间也是如此。你看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说

有一个叫和坤的如何如何会逢迎皇上，讨皇上的喜欢，于是

皇上就欣赏他。可见，千古得宠的人不一定就因为容貌的

美丽或才能品德的美好，既然“承恩”是“不在貌”的，那么我

化妆做什么?当然就“欲妆临镜墉”了。我们再看温庭绮的

这两句词，“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他写的只是一个美

女懒得化妆，却居然在短短的文字里边给读者这么多联想。

在一个国家的诗歌传统中，蕴含多种信息，能引起人言外联
想的词汇被称为语码(Code)，按照西方的符号学(Semi-

otics)来说，当某个语言符号在一个国家民族使用很久以

后，这个语言符号就变成了一个符码，因为它与文化有关

系，所以又叫文化语码(Cultural Code)，而温庭绮的词中含

有大量这样的符码，这也是温词可以给人多种联想的一个

原因。

    温庭绮是这样的，那么柳永呢?他不是还写长调了吗?

同样写一个懒起的女子，他是怎么说的?“暖酥消，腻云斡o

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他说这个

女子脸上涂的脂粉都消退了，她抹着很多头油的乌云一样

的鬓发都披散开了，她每天都无精打采，懒得梳妆打扮，真

无奈呀，自从那个薄情的男子一去，连一封信都没有了。柳



永写的也是女子懒起化妆，“终日厌厌倦梳裹”嘛，可是他用

长调来写，就把什么都写得非常现实，说一个女子之所以不

化妆就是因为爱她的那个男子不在家，这样写就不会给读

者很多联想了。

    当然，我们对于柳永要从两方面来看。那次在天大讲
苏轼词时我也曾经说过，柳永对苏东坡有正反两方面的影

响。首先，苏轼这个人有一种逸怀浩气，他不喜欢写什么

“暖酥消，腻云翼”之类的话，他觉得柳永这样写真是无聊，

可是柳永在他的长调里还不是只写相思与爱情。因为他在

仕宦科第方面很不如意，总是做最卑微的小官，今天到这

里，明天到那里，所以柳永写了很多羁旅行役的词。而在此
之前，像《花间集》中的小词，都是写女子在闺中的相思。像

什么“玉楼明月长相忆”、“水精帘里颇黎枕”等等都是这样。

柳永也写相思，但写的更多的是男子的相思，写男子在四方

漂泊的生活。同时，他为了生活而在各地奔波，当然免不了

登山临水。我们知道，他很有名的一首《八声甘州》即是这

样的作品，“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

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绿减，再蒋物华休。惟有长

江水，无语东流。”你看，他已从《花间集》中伤春的感情中解

脱出来，写的是一种悲秋的感情。伤春是爱情的失落，悲秋

则是年命的无常和生命的落空。陈子昂有一首《感遇诗》

说:“兰若生春夏，芋蔚何蓄蓄。幽独空林色，朱龚冒紫茎。

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一瑶落，芳意竟何成?”不管

你是多么美丽的兰花，你曾经有过多么美好的生命，当一岁

的芳华摇落净尽之时，你完成了什么?杜甫有两句诗写得

好:“幸结白花了，宁辞青蔓除”，他写的还不是美丽的花，而

是一个瓜的架子。他说:我虽然没有兰花的美丽，可是我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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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开过花，也结了果子，所以现在要拆除我这个青青的架上

的瓜蔓，我就不会再有什么推辞、什么遗憾了。一可是人呢，

尤其是一个有理想的读书人，他最恐惧年命的无常与生命

的落空。孔子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矣”;

杜甫也说:“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四十岁明天就要过

去，我的人生开始走下坡路了。此后纵然我有飞腾的愿望

与才能，也已经是黄昏渐近，来日无多了。这就是男子的悲

秋，而柳永的长调所拓展出来的正是他在羁旅行役中，他作

为男子的悲秋的感情。

    前面我们说柳永对苏轼有一定的影响，还不是说这种

悲秋的感情影响了苏轼。人家苏轼是了不起的，你尽管春

去秋来，我苏东坡依旧是我苏东坡。后来，他年老了，眼花

了，还曾经作诗说:“浮空眼撷散云霞，无数心花开桃李”，他

说:我老眼昏花，看不清楚前面的东西，只觉得它飘浮在空

中像云雾一般。但是，我内心中有无数的心花还在盛开着。

我们常说:有诸中而无待于外”，而苏轼真的是有这种操守，

有自己的一份自得。所以，柳永对苏轼的影响不在于悲秋，

而是在登山临水、羁旅行役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一种开阔博

大的气象。但他对于柳永写的“暖酥消，腻云郭”一类的词，

则不大欣赏:词，既然是一种文学体式，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用它来抒情言志呢?所以苏轼的词是诗化之词。“大江东

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写得多么开阔，多么放旷!他不

是只给歌女写歌辞了，而是将作者个人的情志、理想、胸襟

这种浩气逸怀写人词中，把词的体式当作一种新的诗体、一

种新诗的体式来写作，这就是所谓的诗化之词。

    诗化之词一出现，就有了正反两方面的情况。正面的

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其诗化以后，果然就有了诗的美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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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是好的作品。比如苏轼的《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

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它有诗的美

感，跟诗一样好，一样地抒情写志，一样在其音节节奏之间

传达出一种直接的感发，所以是一首诗化的好词。可是有

时候，你要用写诗的手法直接来写，就容易写得太直白，从

而缺少了一种含蕴的美感了。像苏轼的另一首《满庭芳》，

说什么“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他说，你犯

不着去追求那些像蜗牛角、苍蝇头一样微末的得失。算了，

为什么要为这些事情而忙碌呢?这样写就太直白而没有余

味了。比较来说，这是失败的一类作品。

    此外，苏轼也有写得非常好，既有诗的美感，又有词的

美感的作品。像他的《八声甘州·寄参寥子》的那首词:“有

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

斜晖”，开头几句感物言志，是对外物的一种直接的感发，写

得开阔博大。后边接着说:“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

他说的是什么?是当时北宋的新旧党争。苏轼在党争之中

真是受尽了折磨，所以他的一生起伏非常大，患难也非常

多，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说:“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

非”— 你不用说古往今来有多少沧桑变化，不用说什么

“秦时明月汉时关”、“吴宫花草埋幽径”，在短短的数十年

间，在我一低头一仰头之际，我们的朝廷政海波澜，就经过

了多少起伏、多少升降?多少人在党争中得志了?多少人

在党争中跌倒了?这几句写得真是天风海雨，但是其中的

慨叹是非常深刻的，而造成这种深层意蕴的是什么?是他

在党争之间所看到的政局的变化。

    前面我们说，歌辞之词中凡是好的词都有双重意蕴，因

为它的相关语境有双重的意蕴;现在我们还要说，诗化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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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好的词，它表面上可以写得开阔博大、天风海雨，可是它

的里面，在“天风海涛”之间还有“幽咽怨断”的一段低回婉

转的情意。这种情意与什么有关?既与他的身世有关，又

与当时政治上的党争有关。

    到现在为止，我只讲了歌辞之词与诗化之词以及它们

之美感特质与世变的关系，下一次我们接着将要讲赋化之

词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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锗 论(二)

    开始我们说，歌辞之词、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这三种不

同类型的词在北宋就己经发展完成了。从歌辞之词发展到

诗化之词有它必然的趋势。因为一个作者，如果他熟悉了

词这种文学体式，当他遭遇到重大变故的时候，他自然就会

用词的形式来表达。我们还说，有意识地把词诗化的人是

苏东坡。他曾对朋友说:我近来写了一些词，跟柳一七郎的风

格不一样，我是自成一家。所以，苏轼是有意识地去改变柳

永那种柔靡作风的。

    其实，早在苏轼以前，词就已经开始有诗化的端倪了。
那是谁?就是南唐的李后主。你看李煌在亡国之前所写的

那些歌辞，说什么“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殡娥鱼贯列。凤
箫吹断水云闲，重接霓裳歌遍彻”，这都是听歌看舞的宴乐

之词。一旦遭遇到破国亡家，他写了什么?“春花秋月何时

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这是必然的。你熟悉了这种体式，当然会用这种体式来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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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写志，所以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

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这是非常有见解的一句

话。不过李后主虽然这样做了，但他不是一个有反省、有理

论的人，他不是有意识地将词“诗化”的。他之写词只是一

任本性自然纯真的感发与投注，所以当他可以享乐的时候，

他就单纯地投注在享乐之中;当他遭遇到破国亡家的变故，

“一旦归为臣虏”之时，他就直接把感情投注到破国亡家的

悲哀中去了。因此，李后主是最早一个很明显地将小词诗

化的人，而有意识地这样去改变的则是苏东坡。

    上一次我们说，柳永将小令变为长调出现了一些问题;

苏东坡将词诗化同样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家知道，诗，是直

接给人以感发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你不

管它内容怎么样，它的声音已经直接给你一种感发了。那

么词呢?小令的平仄跟诗差不多，“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样的小

令念起来与诗很相似。可是当词出现了长调以后，它的句

式跟诗就不一定一样了。比如“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

着甚干忙?”这跟散文的说法差不多了。词当然不同于散

文，但词里边有很多句子的形式与散文有类似之处。但是，

你如果把词变成散文的说法，也就没有那种声音、节奏的自

然感发了，就容易变得平直浅白，了无余味。为什么胡适之
在文学革命时倡导白话诗，而后来台湾有了晦涩的现代诗，

大陆有了所谓的“朦胧诗”?这种演化是必然的，那是由于

晦涩朦胧是它必然的要求。因为你提倡白话，写出来如白

开水一样，就这么直接说了，也就没有了诗的感觉和味道。

而诗歌，一定要能给读者留下回想、体味的余地，才称得上

是好诗。在“四人帮”垮台的时候，郭沫若先生写过一首《水



调歌头》，说“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也许他说得不错，

但是怎么看也不像词，它整个都是大白话，跟喊口号一样

了，而口号、教条怎么能说是词呢?就算你说得再有道理也

不成了。当出现了长调慢词以后就有人发现，这种词没有

诗的平平仄仄的直接感发了。如果你只是这么平铺直叙地

来写，柔情就变得很庸俗、淫靡，豪放就变得很浮夸、叫嚣。

怎么挽救?要从写作的方式上来挽救，所以我说白话诗发

展到后来出现了所谓的现代诗与朦胧诗，确实有它的必然

性。不过有一个要求，就是你真的有话要说、有真感情要表

达，否则你只在表面上制造一些花样，而内容上空洞无物，

那不管什么体式都不会好的。总而言之，词发展到后来，有
人发现了问题，于是在写作方式上尽量避免直白，这样就产

生了所谓的“赋化之词”。

    当然，现在我这样说，好像很有反省。其实词在当初发

展演变时，其作者未必有这么明白的反省，他们只是觉得应

该这样写。那么最初将词赋化了的人是谁?是周邦彦。

    柳永既是文学家，又是音乐家，周邦彦同样如此，他对

于长调的特色很有认识。历史上说，周邦彦善为三犯、四犯

之曲，又说他善于勾勒。什么叫三犯、四犯?凡懂得音乐的

人都知道，音乐中有很多的调，像什么A调、C调、G调的。

而且，一支乐曲可以有变调，变调就是可以变换的调子。像

三犯、四犯之曲，就是他换了三四次不同的调子。据说周邦

彦曾经在一支曲子中变了六个调子，把这六个不同的乐调

连接在一起，他为之起了个名字，叫作“六丑”。当然，这要

特别懂得音乐的人才能连接得好，而周邦彦是个音乐家，他

曾经做过大晨府的乐官。有一次，有人演奏那支《六丑》的

曲子，皇帝听了就问:这么美妙动听的曲子为什么要叫“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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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呢?当时的大臣们都回答不上来。于是他问周邦彦本

人，周邦彦说:六丑就是犯了六个不同的调子，而我所用的

都是这六个调子中最难唱的部分，只有最懂得音乐的老乐

师才能演奏这支曲子。可见，他在音律上非常讲求变化。

你如果研究周邦彦的清真词，就会发现，他对手平仄非常讲

究，是平仄平还是仄平仄，是平上去还是去平上，他决不马

虎。比如他的《兰陵王·柳》，在结尾处他说:“似梦里，泪暗

滴。”如果按平仄来说，这两句应该是仄仄仄，仄仄仄，都是

仄声，哪里有这样的格律?实际上，他是故意让声音拗折。

拗折就是与诗的格律不同，以增加曲折，避免直白。

    除了声音上曲折以外，他在叙写的手法上也要避免直

白。周邦彦有一首《夜飞鹊》:

        河桥送人处，凉夜何其?铜盘烛泪已流尽，霏霏凉

    露沾衣。相将散离会，探风前津鼓，树秒参旗。花},会

    意，纵扬鞭，亦自行迟。

    这是写送别时的情景，然后那人就走了。他说:“何意

重经前地，遗锢不见，斜径都迷”，读到这里你才发现，开头

所写的送别并不是现在的情景，他是从过去写到现在，于是

在时空上产生了转折变化。诗不是这样写，诗是自然的感

发，像杜甫的《秋兴八首》，“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

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我看到巫山巫峡

的景物，我就写巫山巫峡的景物。可是，赋化之词要故意避

免这种直接的感发，所以有很多人不喜欢这样的词，说它雕

琢、勾勒。其实，雕琢勾勒也好，思索安排也好，这都是赋化

之词的特色。我这样讲实在是我几十年读词之后所归纳出

来的结果。我们只有把词分成歌词之词、诗化之词和赋化

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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